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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省报记者，这些年差不多走遍了全省88个
县，大量的时间都待在不同的村落，而曾经养育了我
的故乡——锦屏“九寨”，至今却依然未能走完。

“九寨”位于清水江左岸，侗乡腹地，在一条
自西南向东北走向的崇山峡谷之间，分别坐落着
瑶白、彦洞、黄门、石引、平秋、高坝、皮所、魁胆、
小江等九个寨子。当然，如今已不再只有这九个
村落了，这片连绵百里的高山河谷，散落着的大
大小小的村子，早就有了几十个。就算是传统意
义上的“九寨”，我都未曾全部走完，心里一直保
持着某种希望与期待，当然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
亏欠与遗憾。

近年，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春风吹遍“九
寨”山区。为报道“九寨”的发展变化，我终于找
到机会深入“九寨”山区采访，无形中也渐渐了却
走遍家乡“九寨”的心愿。

一
我决定去高坝，这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寨子。
高坝的文化名片“农历七月二十歌节”，被誉

为男女青年的爱情殿堂，是侗族北部方言区影响
最大的民族歌节，闻名遐迩。

我曾在锦屏作家王明相散文《高坝歌节今
昔》和石玉锡小说《竹影》中，了解到高坝多姿多
彩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因而对这个寨子充满
了好奇。

去年，一个夏天的早晨，在王明相、石玉锡等
人陪同下，我慕名来到高坝。高坝坐落在一条东
西走向的大山梁上，坐北面南，视野开阔。

走进高坝，崭新的寨门气派十足，水泥道路四通八达，太阳能
路灯低碳环保，古朴吊脚楼和新修楼房交相辉映，房前屋后绿树成
荫，好一派美丽的农村风光。

但是，偌大的寨子里，空空荡荡，难得遇到几个人。“年轻人都
外出打工去了。”在院子里休憩的老人说道。

村干部告诉我，务工经济是高坝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们来到歌节举办地点——龙山，龙山位于高坝村的最上部，是

一个马鞍型约有足球场大小的斜缓草坡，这里视野开阔，风景优美。
高坝歌节，是为纪念寨子里一对年轻情侣的坚贞爱情而形成

的，已历经百余年。每逢歌节，九寨人换上节日的盛装，如潮水般
涌向高坝。周边剑河县、天柱县的人们，这一天也会来到高坝，共
赴盛会。高坝歌节成为北侗地区青年男女青春的舞台、爱情的乐
园，是他们寻梦或圆梦的场所。

村里老人告诉我们，歌节内容丰富，有歌堂对歌、斗鸡斗鸟
等。主要还是以歌堂对歌为主，青年男女在这里以歌会友、以歌传
情，自由浪漫，无数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

近些年，在当地政府支持下，高坝歌节得以延续。然而，曾经
以年轻人为主角的歌节，如今却难觅年轻人身影。这是无可奈何
的事情，如今年轻人都在外务工，他们既没有时间学歌，对侗歌也
不再感兴趣。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已经不
像过去那样采用对歌的方式，民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市场。曾
经如山花般灿烂的“九寨”侗歌，后继乏人、濒临失传。

站在杂草丛生的高坝歌场，我不得不担忧：将来的高坝歌节，
谁来唱？谁来听？怎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这是新时代
里“九寨”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二
瑶白“摆古节”，在全国少数民族节日中独树一帜。去瑶白村

看摆古，成为我的一桩心愿。但有些事情，要看机缘。
去年夏天，我应邀回家乡参加“第六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

恰逢瑶白举行农历六月六“摆古节”，参加完研讨会主要活动后，我
急匆匆赶往瑶白。

这天，拦路迎宾、寻宗祭祖、长桌摆古、民歌对唱、斗牛斗鸟等
活动在瑶白村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长桌摆古是“摆古节”最重要的活动。“摆古”为当地侗语，汉语
直译为“叙说远古的历史”。摆古现场，寨老、歌师、艺人、宾客围着
长桌而坐，四周又围满了身着侗族盛装的男男女女。摆古中，大家
将盘古开天辟地、人类起源、民族迁徙、朝代更迭、姓氏来历、婚嫁
习俗、人文景观、丰收景象等内容说、唱出来，劝勉人们遵纪守法、
革除陈规陋习、发扬民族传统美德。“摆古节”具有历史悠久性、群
众参与性、民族多样性、姓氏传承性、文化多元性等显著特征。

活动现场，我遇到了该村在锦屏中学教书的范华洲老师，他特
意回来参加“摆古节”，他说：“‘摆古节’比过年还热闹，不少在外务
工的瑶白人，不远千里万里赶回来参加活动。”

我被村民浓厚的文化自觉感动不已。可我又在想：“一年一小
摆，三年一大摆”的瑶白“摆古节”，当地群众又能从中收获什么呢？

2016 年，省委为黔东南做出重大战略定位：牢牢守住两条底
线，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两个宝贝”，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
化旅游目的地。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自觉，瑶白“摆古节”已
经成为北侗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片。但是，当地群众并未从“摆古
节”中获得经济效益。

我想，下一步，瑶白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这
“两个宝贝”，发展乡村旅游，让群众吃上旅游饭，这才是长久之计。

三
我一直想去“九寨”最边远的寨子。县里的人告诉我说：“那就

去九勺吧。”
九勺？以前听说过，那是一个山高路远、偏僻贫穷的寨子。据

锦屏当地文史专家王宗勋主编的《乡土锦屏》记载：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期，九勺尚有穷苦人家的十七八岁姑娘，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去
赶场或玩山，寨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终生未到过县城。

我不断在心里想，不知道现在的九勺怎么样了？我们一路走
走停停，开着车穿越了“九寨”的不少寨子，终于在下午的时候抵达
了九勺侗寨。

太阳炽热无比，等候在村口的村支书对我们说：“我们先去看
古树吧。”

这里古木参天、古树成群，不乏红豆杉等珍贵树种。走进古树
群，暑气褪去，我们顿时感到凉爽不少，真是一个休憩的好地方。

这些年来，我走过不少传统村落，但像九勺这样拥有众多古树
的村落，也不多见。

据传，九勺原先是一片森林，那时候高坝村的耕牛总是喜欢跑
到这片森林里来。于是，村民陆续从高坝村搬迁过来，并把耕牛经
常逗留的大叶拷树视为“树神”。

这里的侗家人爱树护树，不仅敬畏古树、不砍古树，就连古树
的枯枝掉落地上，村民也不会捡拾回家，而是让枯枝回归大地、回
归自然。

如今，九勺更是在《村规民约》里规定：“古树保护区禁止乱砍
滥伐事件发生，一旦发现，罚款 2000—10000 元不等，并送相关机关
处理。”

2016 年以来，为进一步提倡生态环保理念，保护绿水青山，九
勺将每年正月十一日定为“古树文化节”，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代代相传。

潜心守护，换来的是绿水青山、绿树成荫。不仅如此，近几年九
勺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九
勺，曾经的穷乡僻壤，如今成了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站在新的起点上，如何将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这是摆在九勺人面前的新课题。

采访结束，夜色下我们驱车穿越“九寨”山区茫茫森林返回县
城。我在车上睡着了，做了一个梦——在长长的梦境里，我一路踏
歌，行走在故乡“九寨”的村村寨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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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至廿二日是锦屏县高坝村北部
侗族传统节日——高坝歌节。这三天，远近闻名的高坝
歌场人群如蚁、歌声如潮。尤其是锦屏、剑河、天柱三县
周边数以万计的侗族男女老少，纷纷从四面八方云集高
坝歌场，参加一年一度的民族盛会，热闹非凡。尤其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通人和、百废俱兴，高坝歌
节的规模年胜一年。活动内容主要有民歌对唱、青年自
由玩唱、文艺表演、篮球比赛、斗牛斗鸡比赛等项目，适
合各种人群，所以人们无不向往。

1989 年，当时还是农民新闻爱好者的笔者，参加高
坝歌节对歌赛歌和游玩“八仙洞”胜景以后，耳闻目睹，
积累了大量资料。于是，大胆学写了一篇旅游竞赛征文

“不游‘八仙洞’，哪像赶歌场”投往《黔东南报》，竟被刊
发在 1989 年 6 月 26 日《黔东南报》二版。当年的 7 月 30
日，银鸽杯旅游新闻竞赛结果揭晓，我的参赛作品竟获
二等奖，当时无比高兴。从此，我与《黔东南日报》的感
情越来越深，遂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晃 32 年，时间过得真快。今年 9 月的一个星期六，
锦屏县平秋镇人大主席谭洪勇在听说我有重游“八仙
洞”之意后，便趁空闲之机开着私家车到凸寨接我，让年
逾古稀的我和内人徐银季有机会游览一次“八仙洞”。
由于当天天气晴朗，我们趁机一日三县游：天柱县莲花
山大桥、剑河县平岑“八仙洞”、锦屏县圭叶五合章造
型。参观了竣工不久的莲花山大桥，这座大桥是天柱县
石洞镇与锦屏县平秋镇的唯一通道，而且连上了锦屏县
城至剑河县盘溪镇的旅游省道。

莲花山有一渡口，又称太步河，过去常以小木排摆
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莲花山附近的锦屏县某村
曾有一户人家嫁女到对岸的天柱县某村，当姨娘队一行
20 多人经过莲花山太步河时，要分几批登上小木排过
河，其中有一批因挤上小木排的人数过多，导致小木排
刚到河中央就被水浪压沉，凌晨时分无法施救，其中有 5
个年轻姨娘命丧河中，把喜事办成了丧事，至今回想起
来依然心痛不已。如今有了莲花山大桥，40 多年前发生
的那场悲剧将永远不会重演。两岸老百姓无不称赞：共
产党真好！人民政府真好！

从莲花山大桥返回的途中，我们又特意参观了曾被
全国媒体誉为“史上最牛公章”的锦屏县圭叶村五合章
造型，因间隔 14 年未到圭叶村观赏了，特留影纪念。圭
叶村创造五瓣公章用于审核财务让群众放心的诸多感
人故事，经过 2007 年 11 月 8 日《黔东南日报》以“圭叶村
一枚公章分五瓣”为大标题报道后，《贵州日报》《人民日
报》等全国近百家报纸和网站纷纷跟踪报道，轰动全国，
其中《人民日报》2007 年 12 月 3 日刊登消息、12 月 7 日发
表新闻时评。尤其是圭叶村五瓣公章的掌管人谭洪灿、
谭洪江、谭洪权、谭元煜、杨仁炳和当时的村支书谭洪勇
一行 6 人，应邀到贵阳又改乘飞机飞往北京，于 2007 年
12 月 27 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回顾栏目主持人白岩松
电视专访，好不风光！

言归正传，此行重游“八仙洞”才是主要目的。风景
如画的“八仙洞”，坐落在剑河县平岑乡境内，形态真的
挺像，名不虚传。由于远近闻名，游客络绎不绝。所以

“八仙洞”上方的平岑水库旁的“八仙洞山庄”应运而生，
湖面上又配有三艘游艇，专供游客吃喝玩乐，各种基础
设施建设与上次游览“八仙洞”时相比变化很大，真的值
得一游。

平岑“八仙洞”，仅距高坝歌场 4 公里，据说在很久以
前，“八仙洞”还是一座泥山，经过几千年的风雨雕琢，逐
渐形成“八仙”之状。从洞脚公路抬头仰望，越看越像传
说中的“八仙”，雄踞峰顶，鸟瞰群山，如在洞察人间善
恶。第一个：昂首挺胸，形似汉钟离；第二个：刚毅勇敢，
与张果老无异。其余的吕洞宾、铁拐李、韩湘子、曹国
舅、蓝采和、何仙姑，无不栩栩如生，令人叹为观止。

“八仙洞”背后是悬崖峭壁，半壁中有一块五六平方
米的小坪，坪上有一无碑旧坟，据说是天柱县织云乡侗
族北伐名将王天培祖父的骨灰安葬处，地势既险要又优
雅，慕名前往拜谒者不计其数。再往后，山上有一大型
水库，称为平岑水库。该水库水源充足，堪称高山平湖，
可灌良田千亩。水库周围还开辟有综合茶场，修筑了 2.4
公里长的水泥硬化公路。1987 年冬，贵州省农科院曾派
高级工程师到此规划承包科技扶贫项目，为剑河县平岑
乡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

随着国家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各地原来的黄泥路
都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硬化路。因此，“八仙洞”在每年
农历的七月二十日至廿二日高坝歌节期间，成了人们向
往的游玩目的地，故当年的银鸽杯旅游新闻竞赛征文标
题为“不游‘八仙洞’，哪像赶歌场”，看来确实是恰如其
分的标题了！

重 游“ 八 仙 洞 ”
○ 王永良

九秋，离都市很远，却离心灵很近。
九秋是榕江县计划乡的一个行政村，位于月亮山麓，

距县城 70 多公里，距乡政府 30 来公里。全村辖 3 个自然
寨 200 多户人家，均为苗族。

九秋最为让人惊讶的有三件事：一是寨名，二是地理
位置，三是红色历史。

月亮山腹地为苗族聚居区，有这么个寨名，听起来不
仅“洋气”，甚至于颇有几分诗意。为这事，我专门请教
了当地人，他们说这名字其实是苗语的音译——“Gies
Qieb”。“Gies”专指遥远的地方，“Qieb”则是传说中的“爱
药”。因此，“Gies Qieb”翻译过来就是指一个遥远美丽
而神秘的地方。

月亮山脉一路逶迤而来，起伏跌宕，到了九秋西面又
忽然隆起一座高山，当地人称其为白坡。相距不远的南
面，则是著名的孔明山。两座大山各自退让一步，就给
九秋让出了一座开阔的明堂。一湾小河从月亮山深处
蜿蜒而来，到了这里先是折叠成“V”型，然后才笔直地从
明堂中间穿过。小河两岸的冲积地带被九秋的先辈们
抠石垦土，开辟成一坝良田，面积达 170 多亩。这在整个
月亮山地区绝无仅有，十分罕见。

更让人惊讶的是，九秋竟然藏着一段光荣的红色故
事，这让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因当年红七军路过而变得无
比厚重起来。1930 年 4 月下旬，红七军两个纵队 3000 余
人，从广西经荔波、过加牙，穿越月亮山坳，进入九秋，并
在这里扎营。九秋，成了红七军进入榕江县后宿营的第
一个苗寨。

当残阳从月亮山巅斜斜地将千万条金丝铺洒过来；
当白坡古树的横斜疏影，悄然拉过九秋河清浅的水面；
当金秋的晚风带着稻谷的芳香、泥土的气息和草木的味
道，轻轻地拂过田坝、发梢、鼻尖，偌大的一片山凼就被
半明半晦地写意出来，向阳的坡地、树木、房屋和田野，
此时都红得耀眼，背阴的地方则慢慢地变成浅淡的黝
黑，并一寸深似一寸。一湾小河清澈澄碧，在山前绕了
个弯，穿过田坝后，便消失于密不透风的山口……

2021 年深秋，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下第一次走进了九

秋，走进月亮山区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美丽苗寨。
车子穿过窄窄的山坳，在岔路口来不及犹豫，便陡然

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一水护田将绿绕，众山排闼送青
来”，这是我对九秋大致构架的印象。“复行数十步，豁然
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着，悉如外
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莫非当年陶渊明辞官归隐时，也曾悄然误入了九秋？
几棵枫树、麻栎和青冈，在村寨边排成了一炬炬通红

的烈焰，就连山梁上那一排排历经风雨剥蚀的黑色谷
仓，在夕阳余晖的恣意涂抹下，也变得金碧辉煌，灿若宫
阙。一湾琉璃，纡徐清冽，静影沉碧处，虽无互答的渔
歌，却也有琤琮作响的跌水飞瀑，河上小桥飞架，缀连了
两岸人家。偶有鸭群从水面上游过，泛起的圈圈涟漪，
将高原的斜阳折射成万千盏银角子，星星点点地投映到
岸旁老屋的楼廊和檐下。我真想脱掉衣服，将满身汗渍
一点一点地没入水里，直至把整个身子都彻彻底底交给
那条高原小河。正这样想着，忽然一阵尖厉的鸽哨声从
头顶划过。抬头看，鸽群早已掠过长天，很快便消失在
九秋坝子的末端……

九秋的木屋民居都分散在山垴和坡边，东一爿、西一
片，破烂如牛棚，疏落如撒米。自从通了公路，九秋人在
三年两涝的河滩上筑起了长堤，并陆陆续续把房屋从四
面坡边搬迁下来，渐渐形成了一个新村，村子中间有一
截不短的街道。一栋栋房屋看上去崭新高大，其结构或
纯木质、或钢筋水泥、或砖木混搭。

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寨子里，忽然听到有“咚咚”的声
音传来。循声而去，见木屋檐外有妇人正在晒衣和捶布。
九秋人如今仍保存着自制土布的习惯，将白布在蓝靛缸里
浸泡，染成棕褐色，再在石板上反复捶打。她们捶布用的不
是榔头，而是一根两米来长的木棒，两头粗，中间细，起起落
落，上下捶捣，有如打夯。她们的一生就这样在织布机上
踩、在蓝靛缸里浸、在捶布石上捣、在晾衣竿上晒。

当迷蒙的山岚雾霭从田野里翻滚过来，一浪接着一
浪，把白天最后的凭证——一抹暗红悄然挤到天际之

下，远远近近的树木就开始黝黑起来，一层深似一层，四
野开始在淡黑中涌动。几点灯光，随即跌进淡墨色的包
围圈里，九秋渐渐变得缥缈寥远，如梦似幻……

这时我们不得不驱车离开。我知道，于九秋来说，我
们只是过客，而绝非归人。

我第二次进入九秋，是时隔 5 个多月后的次年初夏。
从都柳江岸爬坡，进入月亮山腹地时，山岚雾霭有一

阵无一阵地向我们袭来。
如今的九秋早已通路、通水、通电、通电话、通电视

信号。就连河流也改道，寨址也挪移，民居房屋也焕然
一新。清山遮不住，绿水挡不住，现代文明已如潮水般
地涌入了大山，陡然间拉近了九秋与世界的距离。

九秋村党支部书记是个不到 30 岁的小伙子，他高中
没上完就外出打工，结婚成家以后，回乡自学养蜂技术，
成了月亮山区第一个养蜂人。近年来，他在村里组建了
养蜂合作社，养殖胡蜂和大地蜂，仅出售蜂蛹，年收入就
达数十万元。

当我问及九秋村里孩子的教育情况时，他回答说，目
前全村大约有 40 多个大学生。从他自信的笑容里，我分
明看到了九秋的未来和希望。

吃过晚饭，我们一行人赶到加宜，住在月亮山民
宿里。

雨是凌晨下的，没有风，也没有雷电，没有任何预
兆，不经意间就悄无声息地来了。月亮山的雨具有柔
美的特质，是诗化的影片，拥有散文的格调。一种柔
情的诉说，如同九秋古歌的旋律轻轻哼出，淅淅沥沥，
细细密密，直直扑入你的心扉。在这样的天气里，最
宜与好友在镂花的窗边小坐，捧着一杯香茗，浅饮慢
沏，让留存于心底的一腔忧郁缓缓流出，再续一段温
馨的时光旧梦。

窗外传来滴滴答答的雨声，其实早已把我唤醒，可我
并没有立刻起来看月亮山的梯田，只是在迷迷糊糊中一
点一点地努力拼接昨夜的残梦，寻找九秋留给我的和我
在九秋感受到的一丝丝别样的东西。

（备注：1亩=0.066666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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